




蔡江云(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, 福建厦门 361000 )
对死亡的沉思
——英诗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的赏析
摘 要 本文多方位探析艾米莉·迪金森的诗歌 Be c a us e I Coul d not St op f or De a t h
, 旨在探索诗中女主人公“我”与死神之旅的真正含义。 本文通过“我”再次经历诗歌中象征人生
的三个阶段后而顿悟, 从而实现了质的升华而具有了神性, 通往永生的追求。此外, 迪金森独特的
艺术手法, 如大写字母、破折号等的运用, 赋予诗歌独特的魅力与韵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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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作者简介】蔡江云( 1971- ) , 女 , 福建福安人 ,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, 宁德师专讲师 , 研究方向 : 英美
文学、英汉对比。
斯后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是
美国十九世纪著名女诗人艾米莉·迪金森的代
表作之一。艾米莉·迪金森( 1830- 1886) , 英文名
Emily·Dickinson, 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
姆斯特镇, 素有“阿姆斯特修女”之称[1][P6]。她过
着隐居的生活 , 在 她 的 小 阁 楼 里 , 她 写 出 了
1775 首诗 , 因生前不喜名利 , 只有 7 首得以发
表。1886 年, 她死后, 她的诗歌由美国著名作家
托马斯·温斯·希金森( Thomas Wentworth Hig-
ginson) 收集并于 1890 年出版, 但大部分诗歌被
















纪最伟大、最富 有 影 响 力 的 女 诗 人 。 她 的 诗









森取名为“The Chariot”, 但部分诗句被删改, 后
由约翰逊恢复了原诗面貌, 下面这首诗选自后
者编的诗集 , 诗名为“Because I Could not Stop
for Death”( “因为我不能够停下等死”) :
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-
因为我不能够停下等死——
He kindly stopped for me-
他为我停下友善和气——




We slowly drove- He knew no haste
我们慢慢驱车——他知道不急
And I had put away
而我也挥去了










We passed the school, where Children strove
我们经过学校, 值课间休息
At R ecess- in the R ing-
孩子们围成圆环——打逗游戏——
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-
我们经过农田凝望五谷
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-
我们经过落日——
Or rather- He passed Us-
确切地说——是他经过了我们——
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-
那露水引来了冷颤寒气——
For only Gossamer, my Gown-
因我的女礼服——仅为纤细的薄纱织物
My Tippet- only Tulle-
我的披肩——不过是绢网而已
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
我们暂停于——幢建筑物前
A swelling of the Ground-
它看上去好似一片地面隆起——
The R oof was scarcely visible-
那屋顶几乎看不见——
The cornice- in the Ground-
宛如飞檐装饰着大地——
Since then- ‘tis Centuries- and yet
那以后——若干个世纪——
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
可还是感觉比那天短,
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’Heads
我第一次猜测到那马头











理 : 世界充满苦难 , 人生空虚渺茫 , 死亡是通往
永生的媒介体, 只有真正地顿悟 , 才会走向永
生。
在诗的第一、二节中 , 诗人迪金森塑造了位
独特的“Death”形象 , 在诗中 “Death”被拟人化
而具有了生命的感知, 在其意思上已经超越了
原有的字面意思“死亡”, 而具有“死神”的意象。
诗人赋予“Death”人性 化 的 行 为 : 如 “He kindly
stopped for me”, 描述了死神为诗的主人公“我”
停下等 候 , 他 的 动 作 显 示 了 他 的 善 良 ; 而 “He





诗的主人公, 即诗中的女叙述者 , “我”欣然地抛
下日常琐碎的俗事 , 如“And I had put away/ My
labor and my leisure too ”, 与“死神”一起踏上了















Neff Shaw) 指 出 : “the school, where Children
strove”象征着人生的童年 , 即“Childhood”; “the
Fields of Gazing Grain”则象征人生的成人阶段 ,
即“Maturity”; “the Setting Sun”象征人生的老年
阶段, 即 “Old Age”[3]。从诗句 “We passed the
school, where Children strove/ At R ecess- in the
R ing- ”, 读者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在学校里游玩,
欢歌笑语的场景 , 这场景唤起了“我”对自己往
生的童年的回忆 , 接着 , “我”看到了“the Fields
of Gazing Grain”, 稻谷 “Grain”发出它的动作
“Gazing”, 即凝神目送着他们三人 , 形象地说明
了稻谷与他们是处于不同的两个世界 , 突出了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 五 节 诗 的 第 一 行 诗 描 写 了 他 们 “We
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”, 他们三人停
在了一座像房子的建筑前。旅程在这儿稍稍有








的几句诗, 如 “A swelling of the Ground- / The
R 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- / The cornice - in the
Ground- ”, 对坟墓进行了形象的刻画 , 那是“隆
起的土地/ 屋顶难以看清/ 屋檐埋在地下”。在这









还在继续中 , 这从诗的最后一节中可以看出 ,
“Since then- ‘tis Centuries- and yet/ Feels shorter






最 后 所 表 露 的 “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’








用了大写 , 如“He”, “His Civility”, “Ourselves”,





了 14 处破折号, 或用在句中, 或用在句尾 , 起到
了突出、解释、强化或省略的作用。尤其是句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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